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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想到呢 □ 楚小韩＞小小说

邵老师是我的初一数学老师，也曾

是我的班主任，三十年过去了，很多老师

和同学我已记不起样子了，唯有邵老师

手持书本、站在教室门口等我的那一幕，

在我的心底扎了根。

从小我就是一个安静敏感、自尊心

极强的孩子。我和我的表弟同龄，又在

同一个班，小学毕业之前他都是年级数

一数二的学霸，而我无论怎么努力，学习

成绩只能拼个中等。我之所以从小能自

觉学习，起初不是兴趣使然，而是我的班

主任有意无意地在发成绩单的时候，当

众拿我与表弟进行对比，深深伤到了我

的自尊心，也激起了我的好胜心。

小学毕业后，我日夜期待着初中开

学，因为再也没有老师知道我有个学霸表

弟了，我再也不用被班主任比来比去了。

可是生活又给我出了一道难题，我和一个

同名同姓并且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女同学

分到了一个班，她以年级第一的优异成绩

考入了这个学校。一时间我也成了学校

的“名人”，每当被同学误认为是她时，我

都要难为情地解释——那个不是我，我是

学习成绩一般的刘海燕，我都怀疑分班的

老师压根不知道我们班有两个刘海燕。

这样戏剧化开始的初中生活，使我

的心里又多了一层自卑，不过我遇到了

一位好班主任——邵老师。

邵老师个子不高，身型清瘦，白衬

衣蓝裤子黑皮鞋的普通搭配，被他穿出

云淡风轻的书卷气。开学的第一个班

会，他以我俩个子高低，分别叫我们大刘

海燕、小刘海燕，我个子高，叫大刘海

燕。现在，还有同学这样亲昵地称呼我，

每次想起这件事我都对邵老师心存感

激，谢谢他替我化解尴尬。

记忆里的邵老师像秋日里的阳光

那样明亮且温和，他很少批评指责我们，

尽管他是数学老师，但是他喜欢给我们

的作业本或试卷写上留言，哪怕只有简

短的一句话，也会成为同学们之间分享

的快乐。他对我写得最多的话是：“考得

不错，还有继续提升的空间。”

有一次，我撵着上课铃声骑车飞奔进

了校门，那时学生们的自行车都停放在各

自教室门前的空地上，与粗壮碧绿的白杨

树排成一排。自行车安放好后，我看到邵

老师拿着课本站在教室门口等我，于是急

忙撕扯夹在后货架上的书包，准备往教室

跑，可因为太用力，一条书包带卡在了自

行车后货架的缝隙里，越拽越紧，最后狠

劲一拽将书包带扯断，这才狼狈地赶往教

室。那节课我百感交集，跟随着邵老师工

整干净的笔触，心里一次次升腾起感激，

感谢老师给予我温和的等待。

最后一次见到邵老师是在初一的

暑假，那天我和几个同学骑车出去玩，远

远地就看到了他。我开心极了，主动下

车跟老师问好，老师也一脸惊喜地说：

“海燕啊，你干吗去？”我说：“找同学玩

去！”老师说：“挺好的，你这次期末考试

进步很大，数学考了89分呢，要再接再

厉，做独特的你。”那时的我还很年轻，不

能理解老师告别时的眼神，只是觉得不

舍，心里对老师有说不尽的感激。

这是我最后一次与邵老师相遇，初二

我们重新分班，邵老师调走了。我曾经向

同学打听过他的消息，有人说他去深圳打

工了，也有人说他调到离自家近的学校去

了。三十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见过邵老

师，难忘年少岁月里他给我的温暖，如果有

机会再见，我真想当面对他说一声“谢谢”！

那是刚刚过去的2025年深秋的一个清

晨，我与几位远道而来的文友相约登临故乡

的鸡足山。当我们站在宾川西北的鸡足山脚

下时，见晨雾正从苍山洱海的方向缓缓弥漫

而来，为这座名山笼上了一层幽蓝的薄晕。

我们择古道步行而上。穿过牌坊，过九

莲寺后，山径便在眼前迤逦展开。麻石铺就

的石阶一级一级往上延伸，箐底溪声潺潺，

不时有小鸟的清啼。

拾级渐高，体力消减之间，神思也渐渐

恍惚起来。说来也怪，我虽无数次登临故乡

的鸡足山，却总觉得每一次都不是在登山，

而是在一层层剥开一个巨大而静默的茧。

山中空气总是清凉的，尤其那融着松针、香

樟与腐殖土的气息，清冽中又渗着一丝暖

意，令人觉得亲切。我们且行且谈，将至祝

圣寺山门时，几乎同时感到额角触到一点若

有若无的凉意。抬头才发觉，满山浓翠之

上，不知何时已垂下了云的触角。

那是奇异的云。不像别处那般高悬天

际，遥不可及。鸡足山的云，是从山谷里“生”

出来的。起初只是些乳白的雾霭，柔柔地贴着

层林尽染的峰峦，仿佛大地沉睡中均匀的呼

吸。渐渐地，那呼吸有了形态，一缕缕，一团

团，被看不见的山风牵着，沿巍峨的山脊线开

始了静默的游行。它们拂过古冷杉虬结的枝

丫，留下露珠般的吻痕；漫过寺庙的飞檐，为庄

严的轮廓添上几分欲飞还住的飘逸。有时，一

团云滞留在山坳，整座山谷便成了一只盛着牛

乳的巨盏，那温润的白，仿佛随时要满溢出来。

这云是活的，却活得不带丝毫烟火气。

聚散卷舒，从容得很有仪式感。方才还是云

海茫茫，吞没了一切沟壑来路，让人疑心自

己正孤悬于无垠的纯白之上；可一阵风过，

云帷便被轻轻拉开一道缝隙——山下零星

的田舍、蜿蜒的溪流，那么小，那么远，像一

幅被水洇淡的旧画。还不等瞧真切，云又合

拢了，将山下的世界严严盖住。

近金顶时，风势骤猛。云到了最激昂处，

从四方涌来，在绝壁前被撕扯成万千絮片，奋

身跃入天空。那一瞬的壮阔与决绝，令人屏

息。就在风势稍歇的刹那，我见到了一生难忘

的景象：远天竟是一片沉静的琉璃蓝。在那湛

蓝与翻涌云海的交界，一束阳光——真正的、

金线般的阳光——锋利而温柔地刺破云层，不

偏不倚，正落在极远处一座雪峰之巅。峰巅骤

然亮起，如一柄被点燃的银色火炬。

我怔在原地，心中轰然，却又万籁俱

寂。原来，这漫山的、柔软的、仿佛能吞噬一

切的云，终究遮不住那最高的光。

下山时，已是向晚。回望鸡足山，那云

色早被斜阳染上极淡的绯金，温柔如一场将

醒未醒的梦。山门在望，人世间温热的气息

隐隐扑面。我忍不住回首。山已静静坐回

苍青的轮廓里，云霭低低萦绕半腰，宛如披

着一条寻常的纱巾。

返程途中，我默想着，我们谁也带不走

一片鸡足山的云。可每次下山，行囊似乎总

比来时重了些——那里面，大约装着一片无

形的、湿润的空白，以及一道随时可以刺穿

这空白的、虚构的阳光。从此，每当我心中

郁结、眼前困顿之际，那山、那云、那光便从

记忆的渊底缓缓升起，告诉我：所有的困难

都是暂时的，所有的流转都指向一处澄明。

而这，或许便是鸡足山的云，留给一个

过客最佳的馈赠了。

我知道，同事们都在议论我。

有的人，甚至向我问起事情的经过和

细节。

对于此，我懒得解释，不想多说什

么。也不是从来就懒得解释，我也曾想

过要去解释。但每一次，我刚开口，他们

就会说，你不用解释，解释等于掩饰。既

然如此，我又何必解释。随他们去吧，爱

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他们早已认定，

我之所以能谈成那两个合作，是因为我

实施了美男计。

对外谈合作，原本与我无关。或者

说，跟我没有直接关系。我在公司里，就

是一个新媒体编辑。但那两个合作，对

公司很重要，甚至关乎公司的发展命

脉。谈成，公司将获得长足发展。谈不

成，公司将陷入困境。公司上下，都很重

视这两个合作。可业务部门去了一拨又

一拨人，合作的洽谈，始终没能取得实质

性进展。公司上下，陷入了焦虑。我说，

要不我去试试吧。

所有同事，齐刷刷把目光投向我。

但所有人，都一言不发。很明显，没人相

信我。毕竟，这不是我本职工作，我平时

的工作，从未涉及对外合作洽谈。我在

他们眼里，也一直是“茶壶里煮饺子，有嘴

倒不出”的书呆子形象。因为，我热爱阅

读，却不善言辞。其实不是不善言辞，只

是我觉得，我跟同事们没什么共同话题，

所以更多时候，我都保持沉默，不愿多说。

终于，总经理打破了沉寂的会议气

氛。“既然如此，你去试试吧。”他说，“两家公

司的相关负责人，都是美女，都是四十出

头。说不定，我们的花美男一出手，略施美

男计，合作就成了。一切皆有可能啊。”

所谓花美男，说的肯定是我。

记不得什么时候了，有人调侃说，我

在男同事中颜值第一、文采第一、女性朋

友数量第一，我是长在花丛中的美男子，

简称花美男。此后，同事们对我的称呼，

几乎成了花美男。未曾想，在严肃的会议

现场，总经理居然拿它说事。而我也知

道，他语气中透露出来的，是对我没抱太

大希望。他同意我去试试，无非是因为暂

无更好的办法，死马当活马医罢了。

但不管怎样，我单枪匹马，真去了

那两家公司。

我不但去了，还以最快速度成功谈

成了合作。

随之而来的，是逐渐弥漫的非议。

尤其是，当有人看到我前天下午下

班后被甲公司的刘某接走，昨天下午下

班后被乙公司的颜某接走，关于我的流

言蜚语，更是散落在公司的每一个角

落。同事们一致认为，我肯定对她们实

施了美男计。有人说，事实证明，长得

帅，颜值高，只要敢于献身，也可以成为

生产力……

就连总经理，也坐不住了，找我去

谈话。

他说：“你和甲公司的刘某，还有乙

公司的颜某，究竟怎么回事？那两个合

作，又到底怎么谈成的？关于你的闲话

不少啊。”

我如实说了事情的经过。

我去甲公司那天，顺利见到了刘某。

当时，她正在看电视剧《红高粱》，对我态

度并不友好，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我

说，《红高粱》确实不错，值得一看。她说，

你看过？我说，我不仅看过电视剧《红高

粱》，还看过莫言的所有小说。她说，她也

看过莫言的不少小说，很是喜欢。

话题，就此打开了。她关掉《红高粱》，

和我聊起莫言。一聊，就是一上午。然后，

她主动说起合作的事，当即敲定了合作。

前天她来接我，让我陪她去书店，

帮她挑几本书。她说，她曾经也痴迷阅

读，现在读得少了。现在想想，应该把这

份热爱坚持下去。

我走进乙公司颜某办公室的时候，

她正在打电话。挂了电话，她说，孩子总

是磨磨蹭蹭，不能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作

业，又被老师“找家长”。想想头都大，真

不知怎么办了。我说，也许我可以给她

点建议。

我大致了解情况后，提出了相应的

建议。几天后，她打来电话，说我的建

议确实管用，孩子的作业磨蹭问题，有

了很大改善。让我去一趟她办公室，她

还有一些关于孩子教育的问题，想向我

请教……

就这样，我跟她建立了信任基础。

合作的事，自然水到渠成。当然，我能给

出建议，同样源于我长此以往的阅读积

累和思考。她昨天来接我，是想请我吃

饭，对我帮她解决了孩子的作业磨蹭问

题表示感谢。

我详细说完，看向总经理。

我真心希望，他能相信我。

可我看他的表情，并非如此。相

反，他问了我一个严肃的问题，在我去之

前，我怎么确定我能够谈成那两个合

作？我说：“作为公司一分子，为了公司

发展，我有义务，也必须尽一份力，尽力

去拼一把。”

他听罢，笑了，只是笑了。

他信与不信，我不得而知。

事实上，那天开会前，我正在读一

本书，书里写道：“当所有的路走到尽头

时，另一条路就出现了。”于是，我在会上

脑子一热，说我去试试。另外，我也想得

到那份丰厚的奖金，改善一下乱七八糟

的生活。

谁知，真的一切皆有可能，就好像，

我莫名其妙成了同事们眼中的花美男，

又靠似是而非的“美男计”谈成了合作，

谁又能想到呢？

迟到三十年的感谢 □ 刘海燕＞世相


